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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鱼驾到“年年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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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同学龙龙

我的“服装秀”

王恩科作（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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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丰和

□ 史中兴

□ 赖云龙

□ 高军

早年读大学时，一

天，走在校园里，

迎面而来的一个老同

志忽然把我叫住：你是

本校的学生吗？我点

头说是。“哪个系的？”

我如实相告。老同志

着灰色中山装，风纪扣

扣得严严的，态度很严

肃。“你在外面见到自

己的老子也不打一个

招呼吗？”这声责备完

全出乎我意料，我面红

耳赤，哑口无言，心里

却想，我不知道你是

谁，怎么打招呼？

事后向高年级同

学打听，同学说你这是

撞到枪口上了，这个老

同志（实际不过四十来

岁）是学校一位分管学

生工作的领导，训人不

打草稿。我庆幸，他还

没有问我的名字。谁

知，他没有忘记这件

事，在一次全校学生干部经验交流会

上，他总结发言时说，在路上学生遇到

老师像陌生人一样，大学生应该懂文

明礼貌。其实，这位领导在礼堂给全

校学生做过报告，按理，我们应该认得

他，只是没往心里去。

我也吃一堑，长一智。不再埋头

走路，要抬头看看前方，嘱咐自己对老

师对长者要尊重要有礼貌。很快赢得

了赞许，说我对人主动热情。这位领

导的批评，也许尖刻了点，但还是产生

了积极作用。

毕业后留校工作，和这位领导有

了工作关系，慢慢熟悉起来。他并不

是经常训人，他看不顺眼的事，会当场

开销，你做得好的事，他也不吝大会小

会表扬。我还应邀到这位领导家里做

客了几次。

交谈中，他又提起当年对我的批

评。“你以为我是计较你对我个人没礼

貌、不尊重吗？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

子乎？这是孔老夫子的教诲，我称不

上是君子，但也不是小人。你不知道

我，没关系，我可以不生气。我是对事

不对人，我是针对一种现象。类似现

象我碰到不止一次。一天我带孩子

去人民公园看菊花展，一群戴本校校

徽的大学生谈笑着走过我面前，我正

要跟他们聊几句，他们像没看见我这

个人一样，径直走过去。我戴着红校

徽，他们是认得我的，我几天前才给

他们做过报告。真想当场说他们几

句，那就太煞风景了。还有老师向我

反映，学生在课堂上提问，既不举手，

也不站起来，这还有礼貌吗？这是一

种不好的校风，我要改变这种不文

明不礼貌现象。我的用心，你能理解

的吧？”

几十年过去了，这件事还刻印在

我的脑子里。如今的风向如何？我把

这事说给比我小了几岁的友人听，他

说，现在谁还把这当个事啊，我凭啥要

给你打招呼，你是谁啊，我爱理不理不

行吗？有人在公交车上看到上了年纪

的老师站在前面，也不起身让个座，还

转脸装作没看见呢！ 我说也不都是

这样，我这个老人很幸运，几次上车，

都遇到有人给我让座。

暇
时
光

闲

龙龙是他的小名。50年前这个小

名很有名。我们学校74届同学

住得都很近，同班同学基本上都是相

邻弄堂的，许多女同学到学校上课，龙

龙家门口是必经之路，这是个“龙门

关”。因为他非常调皮，是出名的“捣

蛋鬼”，虽不上房揭瓦，却也踢天弄井，

女同学都怕他，避之不及。每当他在

家门口“凶神恶煞”般地溜达，女同学

总会小心翼翼，屏声息气，不敢正视，

只能用两眼的余光凭感觉躲避他。有

的女生每当将要到达他家门口时，总

会“一慢两看三通过”，见他不在家门

口，三步并作两步，一踏“油门”快速通

过。就连老师看到他也害怕。一次，

龙龙到住在校舍的班主任那里去拿成

绩报告单，老师只开了一条门缝，递给

他后快速关上门。按龙龙的说法是：

老师怕他胡闹。

退休后同学聚会，“50年前上学

最怕经过他家门口”是一些女生必谈

的话题。

没想到，这条“恐龙”，现在却变了

一个样。

闲适的退休生活，可能激活了龙龙

沉睡的摄影细胞，他喜欢上了摄影，而

且一发“不可收拾”，成为了一位准专业

高手。50年前的“恐龙”，如今变成了

同学们人见人爱的“喜龙”。聚会时，众

多同学围绕他左右，排队请他拍照，留

下“夕阳红”。只见龙龙手拿摄影杆忙

前忙后，不亦乐乎。

每次聚会，龙龙总会早早到达现

场，抓拍同学们步入大门的瞬间。同学

们交谈时、互相敬酒时，他都在拍，因为

他时时关注聚会中出现的各种场景和

细节，不放过任何一个宝贵的镜头。大

家前脚刚回家，他精心制作的视频已发

到微信群。

龙龙现在是我们74届乃至全校各

届的一个品牌。龙龙的“一条龙”服

务赢得了师生们的称赞。而每当同

学当面夸奖他时，他总是露出羞涩的

表情，轻声细气地说：“拍照做视频是

我晚年的爱好，发挥我的特长，为老

同学服务是应该的。”现在同学聚会

或集体旅行，有同学咨询我是否参加

时，往往会开心地说：“这次龙龙也去

的，你不去啊？”

龙龙还常常热心、自愿为社区服

务，小区活动常常请他做随行摄影师。

但也许很多人不知道，他是个做过大手

术的人。一次，我和他夫妻俩同桌相

邻，当我赞赏他拍照很好时，他的夫人

心疼地说他在外面像条龙，回到家里像

条虫，就想睡觉。龙龙卷起上衣，说：我

开过刀。只见肚子上留有一条长长的

手术疤痕。

同学们戏称我俩是“双龙戏珠”。

龙龙和我相遇，常一开口就是“阿拉

兄弟”——“兄弟最近好吗？”而我也会

说，你是天龙，我是云龙，我永远在你

的下面。

陆游诗云“石不能言最可人”，这是

他对自然界的“硬汉”奇石的美

赞。我爱石，但追求的是其貌不扬的石

头在我和老伴的把玩下，生发能言而多

趣的神奇。

家中藏石不少，都是我们旅游和花

鸟市场上觅来的，普普通通的玩石，平

时就堆放在露台花园一隅，闲暇时会在

石堆里挑挑拣拣，左玩右赏，每每会有

神奇发现。

新年来临，我们就会挑出一块灵

璧，长25cm，高12cm，背后有石根，说明

其不是人造石，其石酷似海中的金鲳

鱼，头尖而嘴小，中间高起，末端翘尾，

虽通身黝黑，但置在红木基座上，活脱

就是一条鱼。书房靠墙的琴桌上，摆放

一条鱼状奇石，其“可人”的程度怎么说

也不为过，因为它似乎在言：看官们，祝

你们年年有余。背后的墙上再贴张

“福”字，满满都是新年口彩，观此景，

谁不会“其喜洋洋者也”？

鱼形奇石的驾到，也是冥冥之中一

段缘分。家中七七八八的石头一堆，

每次打扫卫生拿来拿去，老伴总是唠

唠叨叨，我曾发誓非必要不买石头了，

谁知那年的小年夜，我逛花鸟市场，鲜

花、盆花生意不错，但卖石头的摊位，

少有买者驻足，因为谁愿意新年新势，

买那些龌里龌龊的石头呢？由于爱石

的惯性，也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朝

货架上及摊在地上石堆里踅摸着，都

是一些平平无奇的石头，摊主好不容

易见有人光顾，揽着我说，只要肯开

价，侬就拿去。我知道摊主说说而

已，根据遛摊经验，如不买东西的话，

嘎三胡时讲点好话，说完就要走。“朋

友侬等等”，他从泡沫箱里翻出一块石

头，放在香红木的基座上，这不是“踏

破铁鞋无觅处”的鱼形石吗？我窃喜，

但表面上却不屑一顾。摊主有点急，

“500元，卖掉收摊回去过年”，我想买

了老伴可能不开心，干脆杀根价，“100

元”“侬太辣手了，本钱，加一点”“屋里

厢石头交关，不卖算了”“拿去”。

回家后，老伴见我拎着沉甸甸的布

袋，有点欣喜，“买啥年货，让我看看”

“一条大鱼”“鳗鱼还是乌青”“侬自己

看”。不看不要紧，一看她的脸色由晴

转阴，讲好不买石头，怎么又买？别光

火，一歇歇，就会老母鸡变成鸭。让老

伴沙发坐定，我捧着石头进厨房的水斗

冲洗一下，擦干，然后，把香红木基座涂

上核桃油，锃亮锃亮的。我有意卖关

子，先奉上石头，“娘子请看！”我突然的

贫嘴，让老伴怒气消失不少，她看了看

发声，有啥看的，一条黑鱼。啥个鱼？

她左看右看，突然说，立起来看才有意

思。说话间，我拿出基座，石头鱼似乎

活起来，爱鱼的老伴立马说出名称：金

鲳鱼。我美赞她几句，她很得意地说，

奇石收藏我也懂，你不要大男子主义，

今后，买石头要我过目，批准了，再贵我

买单。心情舒畅，夫妻一起动手，每逢

春节家中就有了“年年有余”的景观。

在美篇里有两集我的“服装秀”，

一是 2020年 1.0版；一是 2023

年 2.0版。帮我拍照的学生建议换

季后，再帮我拍一套冬季“服装秀”，

这样20243.0版“服装秀”，就可以上

线了。

衣服本不会说话，但外在的服

装，会让你的内心能自由表达，“她”

就是你无声的“代言”。不是吗？每

次相遇，我们会对喜欢的服装，犹知

己相逢，第一眼看见，怦然心动，便一

见钟情。

衣服本不会说话，但通过穿着，

会告诉周围人你的心情。无声无息

地表达，女性无论在哪一个年龄段，

衣品就是名片，从中隐藏着小心思、

隐藏着小爱好，还隐藏着你的品位和

学识。

那代人穷久了，往年的服装不舍

扔，不合时宜不能捐，直接扔掉又不

舍。现在终于有了条件，在家里可以

把大衣橱的服装秀一秀，其实就是晒

一晒，自己积压在衣橱里的老服装。

看一看，过过眼；穿一穿，过过瘾。在

留存的服装里，似乎找寻点青春的记

忆，依稀穿出点效果和韵味，那就是

再好不过的事情了。

我的2024年3.0版“服装秀”，取

悦自己，分享给朋友，给这个冬天一

点温柔。

龙腾盛世


